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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蝇》中的叙述时间艺术

——聚焦于对“空虚”主题的作用方式及效果

缪名媛 郑礼琼*

东华大学 上海 201620

【摘 要】：本文以横光利一短篇小说《蝇》为研究对象，在目前研究多限于单一主题分析的背景下，引入热奈特等人的叙述学

理论，系统性地分析文本中的时间艺术，旨在论证其如何有效地呈现和深化作品的 “空虚”主题。研究主要从时序、时距与频

率对《蝇》中的时间话语进行了分析，全面展示了《蝇》作为新感觉派代表作的叙述策略与深层主题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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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蝇》创作于 1921年，并于次年 5月刊于杂志

《文艺春秋》。同期发表的还有短篇小说《太阳》。凭借这两

篇作品，25岁的横光一举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而《蝇》作

为他得到文坛认可的首作和“新感觉派”成立前的代表作之一，

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和文学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对横光利一《蝇》的研究重心放在对横光

利一文学艺术的系统研究，以至于往往在叙事时间上对《蝇》

的文本分析不够到位。基于此，本文以热奈特、罗钢等人的叙

述学理论为指导，分别从时序、时距和频率这三个层面的叙述

学概念对横光利一的代表作《蝇》中的时间艺术进行分析，并

试图论述三者对《蝇》中“空虚”这一主题效果呈现上的促进

作用和具体作用方式。

1 时序

“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

叙事的时间。”在此热奈特提出了时序所关注的故事时序和叙

述时序间的关系。叙述时序如果跟故事时序保持一致即为顺

叙，如果发生倒错则往往由倒叙或预叙引起。

《蝇》这一文本主要以的相机式视角客观记录下整个故

事，整体来看采取的是顺叙的方式并佐以倒叙。但如果对照文

本认真梳理故事时间，会发现有几处无法判定时序的问题。

《蝇》一共分为十个章节，其中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六节到第

十节在时空间上衔接较为紧密便于判断时序，但第四、五节在

叙述时只聚焦在了新出现的人物形象上，难以通过对比人物形

象的前后变化进行时序判断。

因此为便于梳理，本文将《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六

节到第十节视作主时间线，第四节和第五节分别视作与主时间

线并行的两条副时间线，并在第六节与主时间线合并。这样既

规避了第四、五节放入单线顺叙叙述时难以进行时序判定的问

题，也做到了对文本原有叙述视角和聚焦特点上的尊重。

基于此，本文分别从顺叙和倒叙两方面对主副时间线展开

分析。

1.1顺叙

关于时序，很多学者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倒叙和预叙

上。但在笔者看来，顺叙作为最常用的一种叙述方式，并非是

单纯地平铺直叙，而是要求详略得当、主次分明。因此，顺叙

对叙述节奏的把控和叙述视角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文本可知，在主副时间线中都是以顺叙为主。如此大

段的顺叙，读来之所以不让人感到厌倦，一方面是文本在叙述

节奏上做到了慢中有快的起伏变化和由慢向快的渐进式动态

转变，另一方面是在叙述视角上选取的相机式视角能带给读者

极具“新感觉”文学特色的阅读体验。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蝇》在每条时间线中都看似

遵循着同样的时序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在各条时间线间却带有

一种割裂感。在第四节的结尾和第五届的开头，虽然从文字带

来的视觉效果上已经实现了转换，但却无法实现因果链上的衔

接。这种因果链的断裂，显露了不同时间线间无法填补的裂痕，

也隐晦地指向不同时间线中人物之间难以逾越的隔阂。

1.2倒叙

除了上述的大段顺叙，文本中也穿插了部分倒叙。从热奈

特对倒叙即“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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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定义来看，倒叙的功能之一在于能为当前时间下的文本

提供更多有关过去的背景信息。

考虑到只有主时间线中出现了倒叙，下文主要围绕主时间

线中的倒叙案例进行分析。在第六节中，“（乡绅）在和贫困

斗争了四十三年后总算熬出了头，直到昨晚才经过掮客的介绍

好不容易卖出一批春蚕赚到手八百元。……竟忘了昨天去澡堂

时，因为把成叠的八百元放在皮包里带进淋浴间而被人取笑的

事。”从这里可以看出，乡绅视钱如命的特征。再结合第六节

开头乡绅以“皆大欢喜”为借口把儿子的礼物抛之脑后而去买

自己想要的西瓜，足见其人物性格中外露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

义。而对金钱抱有强烈欲望的乡绅，最终的结局却是与金钱一

同坠落崖底，这种虚无与荒谬正是横光利一口中“生活与命运

的哲学”的绝佳呈现。

2 时距

所谓时距，是指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长度比较。根据两

者的比例关系形成叙述速度，具体可分为省略、概要、场景和

停顿四种情形。省略是指与故事时间相比较，叙述时间为零，

严格意义上的省略几乎无法从文字上感知；叙述时间短于故事

时间则为概要；场景即叙述故事的实况，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

相等或基本相等；停顿则通过对环境、背景的描写暂停故事时

间，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比值为无限大。

根据以上标准，本文对《蝇》中四种情形的时距进行了划

分和字数统计，得到以下结果：去除各节小标题，全文总字数

3493字，概要占 220字，停顿占 393字，场景占 2880字，严

格意义上的省略未在该文本中出现故不参与统计。考虑到时距

本身是相对概念，再加上《蝇》这一文本总体上对于时间的体

现较为模糊，本文在判断时距时对于省略和停顿采取的是较为

严苛的标准，即叙述时间为零时划为省略，故事时间为零时算

作停顿，以确保时距的划分具备较高可操作性，具体划分情况

可参照文末附录。

2.1场景

场景可以说是戏剧原则在叙述中最充分的应用，它的两个

基本构成是人物对话和简略的外部动作的描写。《蝇》中较为

典型的场景是文本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对话：第二节，第六节和

第九节中车夫的发言、第三节中农妇和车夫的对话、第四节中

小伙子和姑娘的对话、第五节和第十节中母亲和男孩的对话、

第六节的集体对话。

在第三节中，得知儿子病危消息的农妇赶到驿站后发现马

车刚走，眼见着就要徒步往城里去时，因车夫的一句“再来一

发！”停下了脚步。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马车

还会再发一次车，二是指自开头以来车夫一直在下的将棋再来

一盘。从农妇对此的回应来看，农妇理解的意思是前者，而结

合“桂马”这一将棋专属用词和“车夫啪得下了一步棋”可知，

车夫表达的意思是后者。两人的对话，就像身处各自的时间线

般没有交集，究其根源是双方都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使然，正

如茂木雅夫所言“它（《蝇》）的构想，象征了人们因过于自

私而遭受惩罚的故事”。虽然身处同一空间，但只从各自的立

场出发活在自己的时间里，构筑出如此荒诞的对话也是情理之

中。而农妇最后问出的那句话，以得不到任何回应的“空虚”

结束也是其在个人时间线里一意孤行的必然。

2.2停顿

如果说大段的场景在整体上奠定了文本舒缓的节奏，那么

穿插其中的停顿则为文本提供更多时间上的留白。

文中最为明显的停顿要属第七节，除了“聚集在驿站的人

们，汗水都干了。”这一句外，该节的其他部分都是以评论干

预的形式暂停了故事时间，以此道明了车夫迟迟不出车的原

委：“因为驿站的这个驼背车夫有着一种洁癖，那就是他天天

都要第一个去抓谁也没摸过、刚蒸好的头屉包子。”由此可见，

无论是此节前专注将棋对农妇请求的不闻不问，还是此节后终

于动身准备发车，都是基于其自身私欲的行动。这里的欲望，

不仅仅是“有如弗洛伊德所引用的例子中的性欲情结”，从想要

通过触摸包子来消解的性欲和吃包子来满足的食欲，再到吃饱

后产生的睡欲……这种由欲望驱使下的人性本能，最终带着马

车上的所有人坠落山崖，与“独有那只大眼苍蝇，如今已完全

恢复了生气，扑扇着翅膀，悠然自得地在蓝天里飞翔”形成鲜

明对比，以此反讽人类对自身命运无法掌控的荒诞和生命本身

的虚无。

2.3概要

与上述两种情形不同，概要是指在文本中把一段特定的故

事时间压缩为表现其主要特征的较短句子，使得叙述时间短于

故事时间，具有加快叙述节奏的效果。

概要部分虽然因为形式简短往往在文本中占比较低，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正如热奈特所言，“概要是两个场景之

间最通常的过渡，是二者互相映衬的‘背景’”。《蝇》的第

二节中“而在驿站旁的一家包子铺的店堂里下将棋的车夫，已

经连输三盘了。”就是这般既承接了前文马寻找车夫的场景，

又衔接上了后文的直接引语。

但概要除了场景间的衔接，在文本节奏的控制和人物形象

的塑造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第二节中的“下着下着，阳光

离开了屋檐，从他的腰间搭上了他那如浑圆行囊般的驼背”。

本来阳光的偏移是极其缓慢肉眼无法察觉的，但借拟人手法将

这一漫长时间的缩短，并可视化处理，以此展现出此处文本节

奏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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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频率

叙述频率指的是“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

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关系。”根据热奈特的划分，叙述

频率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单一叙述(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

事件、讲述 n次发生过 n次的事件)、重复叙述(讲述 n次发生

过一次的事件)和反复叙述(讲述一次发生过 n次的事件)。由于

《蝇》中的叙事层并不复杂，主要以单一叙述为主，所以本文

重点讨论单一叙述中最能体现主题效果的“讲述 n次发生过 n

次的事件”。

在单一叙事中，主要会出现两种重复现象:一是话语的重

复，二是意象的重复，这两种重复看似都起的是强调效果，但

在文本中的具体效果各有不同。

3.1话语的重复

在谈到时距中场景的作用时，本文对农妇与车夫的对话进

行了重点分析，接下来的部分主要分析人物对话中话语重复的

叙事效果。在文本中，重复的话语一般出现于人物的极端状态

下，在这一状态下，人性的本能与欲望得到强调与放大。横光

利一就是通过这样话语的重复，突显人物的私欲。

首先，文本中最突出的重复话语就是围绕马车是否发车的

“马车还没走吗?”“马车已经走了吗？”“不出车了?”这几

句。对此进行重复的并非是全体马车乘客，而是集中在了农妇、

小伙子和姑娘口中。

在第三节中农妇刚赶着山路来到驿站时连问了三句“马车

还没走吗?”，在知道前一俩马车刚走没多久后，又连连问道

“走了吗?马车已经走了吗?什么时候走的?我要是再早来一会

儿就好了呀!不会再发车了吗?”，这一连串关于马车是否发车

的重复提问，使得马车作为欲望的载体承载着农妇想要见上儿

子最后一面的欲望得到凸显。在这一欲望的驱使下，才有了下

文与车夫理解错位的荒诞对话，以及用言语煽动其他乘客催促

车夫发车的行为。

而小伙子和姑娘之所以会在来到车站后立即被农妇的一

句“不出车了啊”煽动，以至于二人接连问道“不出车了?”，

其实在第四节中就已埋下伏笔。在两人抵达车站前，就在对话

中被反复提及“发车”这一关键词，展现出两人都希望能顺利

坐上马车私奔。但此时两人的分歧也初显端倪：一方面姑娘对

私奔行为已经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而另一方面小伙子却坚持一

“逃”到底。

3.2意象的重复

在《蝇》有关的文本分析中，多从叙述者的角度对苍蝇进

行分析，但苍蝇本身作为一种在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也极具探

讨价值。意象虽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其产生往往受客观形

象的影响。尤其是自然界存在的客观事物，考察其自然特征对

于意象的理解大有裨益。

从苍蝇的生物学特征来看，其体型虽然在昆虫中算是小型

到中型，但放在整个动物界来看是相当微不足道的存在。而在

这微小的躯体之上，位于头部的两只复眼则显得格外瞩目。虽

然在横光利一写作《蝇》的 20世纪 20年代，关于“复眼”的

生物学解释尚未在日本普及，但多次在文本中以“大眼”来修

饰苍蝇的横光利一显然是关注到了那对巨大的视觉器官，并有

意选择了苍蝇之眼作为叙述的聚焦镜头，以一种与作品疏离的

方式“冷静、客观”地呈现残酷现实下的自私人性和命运无常

的虚无感，极具“新感觉”文学的特色。

4 结语

以叙述学中的叙述时间理论为指导，本文分别从时序、时

距和频率这三个层面，结合文本案例对《蝇》中的三种时间艺

术手法在“空虚”这一主题呈现的作用方式与效果。

首先，在时序方面，本文先根据文本特征分析将《蝇》划

定为多条时间线并行的叙述结构，并分别从文本中使用的顺叙

和倒叙两方面，分析了顺叙中叙述节奏和叙述视角的辅助效

果，并结合具体案例对倒叙在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呈现上的作

用进行了总结。

其次，在时距方面，本文在对时距的四种情形进行划分和

统计的基础上，得出《蝇》以场景为主，其中穿插有停顿和概

要的结论。在叙述效果上，呈现出整体节奏偏慢，但又富有节

奏和律动的特点。另外，虽然叙述速度各异，但其中包括物体、

动物在内的“人物”形象的特征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突显，且一

并服务于“空虚”这一主题的呈现。

最后，在频率方面，本文先确定了《蝇》的叙述频率类型，

再主要从话语重复和意象重复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二者的叙述

效果不仅体现在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为揭露受私欲驱使的

人性与展现命运的虚无这一主题起到了提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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